
去年末，我的妻子由单位派去美
国访学，因为是租住在民房里，一日
三餐也得自己打理，因此她从超市买
了不少国内的食材打包带去，而我也
特意叮嘱她一定要带一些螺蛳粉过
去。我说你有半年多时间闻不到螺蛳
味啵。她担心超重，便说，我想吃了过
后你给我邮寄，反正现在也方便。我
想也是，一个瘦弱的中年女人，带着
两个大拖箱已经很难为她了，便答应
她安顿好了以后再给她邮寄一些过
去。

不承想，庚子年初，正当国人万
家团圆的时候，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席
卷全国，一时间，各地封城、封路、封
村，除了特殊的岗位和医务人员，其
他人都自行居家隔离，大部分工作、
会议也都通过电话遥控或者网络进
行，出门戴口罩、扫码、测体温……完
全颠覆了我们原有的生活常态。城
里、乡村、工厂、企业像停摆的挂钟，
安安静静的，公路、街道、旅游景点
……也空空荡荡的，人们每天的关注
点就是党中央指挥全国抗疫的战况，
以及无数志愿者的善举和各地驰援
武汉的最美逆行者的身影……

在前后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和
儿子也只能宅在家里，除了购买生活
必需品，哪里也不敢去，正应了网上
流行的一句话“老实待在家，就是对
社会的最大贡献”。而原本说要邮寄
螺蛳粉给妻子的想法也落空了。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就在我国新

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时候，疫
情却在全球大流行起来，尤其欧美国
家更为严重，确诊人数、死亡人数分
分秒秒都在攀升，而且他们大多也实
行了封城封国门的政策，使得世界各
地的人们都笼罩在担心和忧虑的氛
围之中。此后，我们国家在全力抗击
本国疫情的同时，又不停地向上百个
国家和地区派遣医疗专家团队和提
供药品、口罩等防疫物资援助，展现
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在为祖国
自豪的同时，我也更加关注身处全球
确诊新冠疫情人数最多并因航班问
题滞留美国的妻子的安危，这也让我
真切地体会到人类的渺小，无论你身
处地球的何方，其实每个人的命运都
是紧密相连的。尤其在灾难面前，没
有哪个国家哪个人可以独善其身。

因而，我在期待世界人民早日
取得抗疫胜利的同时，也期待着妻
子在不久的日子里，仍然可以在太
平洋彼岸的美国自由自在地沐浴凉
爽的海风和温暖的阳光，仍然可以
每日收得到来自家人的问候和我承
诺的螺蛳粉。我想，等她从美国安
全回到祖国母亲怀抱的时候，我一
定带她再去吃一次螺蛳粉，再一次
充分感受做中国人的自豪和做柳州
人的惬意。

泰戈尔说过：不要着急，最好的
总会在最不经意的时候出现。

但愿如此。但愿，我们的这一份
感情也能被岁月温柔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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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螺蛳粉相伴的时光那些螺蛳粉相伴的时光

作者简介：陆文清，广
西鹿寨县人，就职于广西科
技师范学院。爱好广泛，偶
以诗文或赏石文化点缀闲暇
时光。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
文学创作培训班学员，作品
散见 《骏马》 杂志、《柳州晚
报》 等，出版有个人诗集以
及诗歌、散文作品合集等。

本期主笔：陆文清

对于螺蛳粉，我是情有
独钟的。不只青睐它的美
味，还在于它无意间促成了
我的一段情缘。

柳州人钟爱螺蛳的历史
源远流长，据考证，在白莲
洞柳江人遗址中就挖掘出了
古人食用螺蛳的物证。因
此，螺蛳粉出自柳州是再自
然不过的事情，而螺蛳粉作
为柳州的一大特产，自然还
带有柳州人的性格特点。如
果要问我柳州人的性格是什
么，我以为简洁到可以用两
个字来概括——“狗肉”。
用柳州话通俗地说，就是侠
肝义胆、爱憎分明、知恩图
报，还有豪爽义气，为了兄
弟朋友可以两肋插刀，上刀
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当
然，个中也有火爆意味，一
言不合就可以上手，抬杠起
来“两爷仔”也可能说翻脸
就翻脸，甚至还溅你一身让
外人极不适应的粗口，可是
好起来的时候“割我的肉给
你吃”都行。

是的，柳州螺蛳粉也暗

合着柳州人的个性。它味道
独特鲜美，从表面看很像那
火辣撩人的柳州美女，往深
里探究又能觅见柳州多民族
融合中那种开放包容而又内
敛淳朴的品性。一方面，螺
蛳粉的辣是看得见的，一大
锅高汤里，那上面飘的全是
火辣辣的一片，似乎让人瞟
上一眼都辣得出满头汗水
来。而另一方面，在那火红
香辣下面的却是泥里长水里
生的田螺，以及几副剔干净
了肉的猪筒骨，当然还有一
些香料和不上火的中药混合
着慢慢熬制。一阴一阳，一
动一静，相得益彰。

烫好了粉，舀上大半勺
汤水，不怕辣的净舀上面飘
着红红辣椒油的部分就可以
了，折中的各舀一半，不想
吃辣的用勺子在汤面轻轻撇
几下，之后再舀，那样辣椒
油便几乎一点都到不了你的
碗中。当然，汤水调好以
后，再加上一些油炸花生、
豆角酸、炒木耳、腐竹、豆
腐团等这些就更美味了。

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
柳州也和其他城市一样正处
在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但
是，大家都还不富裕，能够经
常吃螺蛳粉也算是一件极其
体面的事了。尤其热闹的是五
角星、青云菜市、太平西街、谷
埠街和鱼峰山对面的工人电
影院附近，那一带的好几家螺
蛳粉店也是相当红火。记得那
时候，小伙子要是对哪个姑娘
有意思，就会先从请她吃螺蛳
粉开始，如果人家愿意跟你交
往就会爽快答应，要是不太愿
意交往就直接拒绝或者拖上
一帮男男女女去，相当于“骗
吃骗喝”那种，只要你喊就去，
不去白不去。

我“青葱”那些年嘴巴也
蛮滑，也曾因为想跟某个女孩
子交往而试着以吃螺蛳粉的
名义撩她：

今晚请你吃螺蛳粉好咩？
没克。
加一个鸭脚咧。
也没克。
再加一个卤蛋，克咩？
加卤猪脚咩？
加咧。
人家还想要一份炒螺蛳啵？
可以可以，只要你克！再

加两瓶冰豆奶得了吧？
那……那我喊我几个姊

妹也克……
我晕……那次算下来也

蛮心痛的了，记得好像我独自
吃了一段时间的清水煮白面
才应付得过。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个
夏天，我通过朋友结识了一个
女孩，见面的那一瞬间，我就
有种触电的感觉，心里在问自
己，似乎这就是我要找的爱人

了吧？因为一见钟情的缘故，
我们很快就密切接触起来，逛
柳侯公园、鱼峰山、文化宫，还
去工人电影院看电影，自然一
起吃螺蛳粉的机会也多了起
来。而每次吃螺蛳粉，她的碗
里总会比我的多一些东西，不
是豆腐团，就是卤蛋之类的。
这些小小的举动也使她对我
的好感度快速升温起来。

我以为按照这样发展下
去一切都会水到渠成，不承
想，有一回因为一点误会她有
蛮长一段时间拒绝同我见面，
也不接电话。那年头手机还没
有普及，她接一次电话都是要
跑去单位办公楼下的收发室
里，如果不是提前预约好的，
很难联系得上。我当时自身条
件并不好，心里也不是很自
信，就想放弃算了。但是，细细
思量之后，还是决定无论结果
怎样也要表明自己的诚心才
不枉相遇一场。于是，本着拯
救爱情的名义，我骑上一辆旧
嘉陵摩托车到市郊她工作的
单位登门“造访”，一次不见两
次，两次不见三次，甚至有次
还特意从市区打上一碗螺蛳
粉，又添了卤蛋和两个精制得
皮嫩肉香又金灿灿的鸭脚。

等了半天还是不见人影，
沮丧之际，就捡起地上那些漂
亮的树叶写上一些满是诗意
的句子，写完以后从门缝和窗
子扔进去，然后再把螺蛳粉挂
在门口边就返回来了。

我的努力没有白费，最
终，这女孩成了我的妻子。后
来她告诉我，是我的螺蛳粉和
那些树叶诗打动了她。至此，
婚后一起吃螺蛳粉又成了我
们幸福生活中的一个环节。

二

三
前几年，我有幸受组织选派到

农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因为同当
地村民相处得比较好，时常会有一
些村民空闲之余去河沟摸螺蛳回来
邀我弄螺蛳粉吃；或者直接炒上一
大盘，然后摆上大碗本地酿的米酒，
再添两个菜，也够一帮人热热闹闹
地消磨夜晚的时光了。虽然螺蛳粉
的味道比不上柳州粉店里做的，但
那一份情谊着实珍贵和让人留恋。

再后来，柳州的袋装螺蛳粉也
慢慢火了起来，不但从线下走到了
线上，还有了自己的品牌并远销海
内外。我下村的时候，也时常会带
上一些，送人或者作为早餐。当
然，驻村期间，我大部分时间都是

在村民家里吃的饭。我所住的村委
旁有两三户人家每到中午或傍晚，
都会打电话或让小孙子来叫我过家
里吃饭。特别是有个年过八十的阿
婶，因为儿子儿媳白天在附近的街
上开诊所，平时中午都是她和一个
孙子在家里，因而，只要看到我的
车停在村委，她都会在中午12点以
前煮好饭菜盖好在桌上等我去吃。
后来，我也慢慢从这家吃几餐那家
吃几餐到相对固定在那个阿婶家吃
了。以至于每当我不在村里吃饭的
时候，都要先跟阿婶她们“请
假”。至今，我同村里的好几户人
家还像亲戚一样。我想，下次回村
一 定 给 他 们 带 些 柳 州 螺 蛳 粉 。

四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